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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寒假，我同父母回老家
过年。偶然间听到小姨在说打糍
粑的事，我顿时来了兴趣，自告
奋勇地举手要求一起帮忙。小姨
欣然同意，并兴致勃勃地跟我分
享了糍粑的悠久历史。听到这，
一种莫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涌
上心头，我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学
习。说干就干，小姨立马带着我
去准备所需的工具、材料，边准
备边耐心地给我讲解制作步骤、
注意事项。

小姨先把糯米浸泡在水中
（需要泡6个小时），这是为了把
糯米浸透，方便后面打糍粑。在等
待的过程中，小姨又带我去把打
糍粑的工具搬出来。在糯米泡发

后，小姨将糯米放入锅中蒸熟，后
倒入石槽中。随后，小姨递了把锤
子给我，并指导我如何握锤子以
及如何发力。小姨一声令下，我马
上抡起锤子，瞄准糯米，和小姨你
一锤我一下地锤打起来。可才锤
了几下，刚开始的那种兴奋干劲
立马被手臂的酸麻取代，没有力
气了。等力气恢复了一点再去锤，
就这样反复锤打几个小时后，终
于听到小姨说可以了。我如释重
负，把锤子放在一旁。

“这也太累了吧，明明看上
去步骤很简单啊。”

我的牢骚被小姨听到后，她
还耐心地安慰我。

（指导老师：肖轼）

􀳅记录

打 糍 粑
邵阳市第六中学 付可安

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是最
热闹的时候，大人们忙着过年的
事，而我们小孩子，则忙着到处
玩，找乐子。

记得有一年，我一家和我姑
妈及二伯两家聚在一起过年。
我、我姐、我弟、我二伯的两个儿
子、我姑的两个儿子，以及五叔
的一对儿女，便组成了一支庞大
的“娱乐队伍”。

在我们乡村，过年前，家家
户户都会在家门口放爆竹，以示
辞旧迎新。爆竹放完后，会遗落
一些没有响过的。因而，拾这些
遗落的小爆竹放，成了小孩们的
一种娱乐。那一年，我们几个小
孩拾了自家门前散落的爆竹，放
过之后，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在
大哥哥（二伯的一个儿子）的带
领下，来到了一位叔叔房前的斜
坡上捡拾爆竹。斜坡上散布着很
多小爆竹，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大家把拾到的爆竹交给大哥哥。
那位叔叔提醒我们要小心些，大
家都没将它放在心上。突然，我
看见我的旁边有一团黑影滚下
去了。我想看清楚那是谁，但是
那团黑影滚的速度太快，我无法
辨认出来。

等到黑影撞上一块石头停
下后，我才发现那是我姐。刹那
间，大伙像一窝蜂一样全都聚了

上去。我连忙将她扶了起来，并询
问道：“撞到哪里了？有没有不舒
服？”我姐道：“没事。”大家听罢也
没多想，便散开继续找爆竹去了。
而我留在我姐身边，询问她是如
何掉下去的。待她一一讲述后，才
知道是她在斜坡上捡拾爆竹时，
不小心被石头绊倒，失足摔下去
的。我认为我姐真的没什么事，便
又跟着大家拾爆竹。待大家觉得
没有爆竹可拾取了，便用打火机
燃放拾到的爆竹，放完后才回家。

在放爆竹的时候，我隐约感
觉到我姐的兴致不高，觉得不对
劲。于是，等到回家后，我又询问
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这次她嗫
嗫嚅嚅的，我便让她给我看所撞
到的地方。我本以为会是手或者
脚，不料，她告诉我撞到头了，感
觉很不舒服，边说边捂着头。我
拨开她的头发一看，伤口血肉模
糊，还在冒血，极其恐怖！我不敢
迟疑，连忙跑去告诉父亲。

姐被送进医院后，头上缝了
三针，还检查出有轻微的脑震
荡，以至于她过了一个很不开心
的春节。

平常，大家在玩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生命安全。万一发生
了什么“意外”，要第一时间通知
亲人。

（指导老师：唐海珍）

􀳅回望

一次意外事件
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305班 陈雅怡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
“年味”淡了。年年过年都是锣鼓
喧天、爆竹声四起，那为什么会
感觉“淡”？

儿时期待过年，因为只有这
个时候，许多垂涎已久的糖果、
菜肴可以品尝，顺便连带自己的

“小金库”也变得充盈起来。同村
的玩伴齐聚，欢笑声都快掩盖鞭
炮声了。随着年岁的增长，烦恼
的事情也多了起来，在意的、期
待的也不再是糖果，童年的玩伴
也各奔东西。儿时那最平常的玩
乐，到现在却变成了奢望。

我喜欢鞭炮声，因为是它拉
开了过年团聚的序幕。

鞭炮已经响起了，姐姐还没
回来，我和妈妈在院子里向路边
张望着。

“还好抢到车票赶回来了。”
姐姐一边拎着大包小包走进院
子，一边说着。我一下子跳跃起
来。妈妈瞬间来了精神：“哎，回
来啦！快，进屋，快吃年夜饭了！
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妈妈一

边唠叨，一边乐呵呵地帮姐姐卸
下一身的行囊。

家人围坐在一起。满满的一
桌年夜饭散发着热腾腾的香味。
窗外，烟花在空中绚烂绽放。

快乐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
啦。姐姐在整理行装了，她要出
去工作了。

“老板催得急！”姐姐说。
“去拿鞭炮，给姐姐送行。”

妈妈对我说。
“噼里啪啦……”鞭炮声伴

随着汽车的启动声，开启了姐姐
南下的行程。

汽车越来越远。村口，我和
妈妈还在张望着，难舍之情顿时
涌上心头！像姐姐这样一年一度
候鸟般迁徙的打工者，回家过
年，既是一种幸福又是一种无
奈。在姐姐离家的时候，我忽然
讨厌起过年了，仿佛过年就意味
着别离！

年，就这么过了，年复一年，
恰如生命的年轮。
（指导老师：宋阳玲 杨帆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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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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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我看向窗外，只见万家灯
火初上，如数不尽的繁星挂在泛着墨水
般涟漪的画幕上。此情此景，让我回想起
在湖南日报社实习期间，感悟“人间烟
火”的一帧帧画面。

初到湖南日报社，我便被浓厚的新
闻氛围所吸引。报社大楼内挂满了各个
时期的报纸版面，仿佛在诉说着她的辉
煌历史。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新
闻前辈，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我实习的部门是“湘问频道”，主要
负责接待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的群众。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最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一位阿姨的父亲因为电信故
障，电视机看不了了，想将刚交的200元
钱电视费向电信公司要回来。整整等了
3个月，问题没有解决，她才拨通了湖南
日报社的新闻热线电话。费尽周折帮助
她解决问题后，我长吁了一口气。

在采访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
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和细致。他们总是

能够捕捉到那些普通人难以察觉的细
节，用生动的语言将新闻事件还原得
栩栩如生。同时，我也深刻领悟了指导
老师经常说的：“新闻记者应当以实事
求是为准则，与民众换位思考，为他人
寻求帮助，为百姓发声。”新闻采访不
仅仅是记录事实，更是挖掘真相、传递
价值的过程。

有时，我们还到长沙各地采访调查。
指导老师一般都办事风风火火，说话干
净利落。而我们这种还在“喝奶”的实习
孩子，便只能在一旁拍摄视频、编辑文
字，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指导老师总
说，各行各业都有它的规矩制度，我们从
人间烟火中来，到人间烟火中去，体验人
生百态，有时对某些事也无能为力，但千
万不能轻言放弃。

实习中，我也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
难。有时候，我会因为采访对象的不配合
而感到沮丧；有时候，我会因为稿件被多
次修改而感到焦虑。但是，正是在这些挫
折中，我日渐成长。在编辑工作中，我深

入学习了新闻报道的选题、策划、撰写和
排版等各个环节。我不断磨练自己的文
字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力求让每
一篇报道都能准确传达信息、吸引读者。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我多次与编辑、摄影等同事紧密配
合，共同打造出一篇篇精彩纷呈的报道。

回首实习的日子，我心中充满了感
激与怀念：感激那些给予我帮助与指导
的编辑们，感激那些陪伴我度过实习时
光的同事们；怀念那些忙碌而又充实的
日子，怀念那些与我共同书写“人间烟
火”的时光。

􀳅成长

人 间 烟 火
湘潭理工学院 梁典逸

话说分了组之后，很奇怪的，一个平
时和我关系不温不热的同学，一改往日
的态度，突然对我热情起来。我和他一个
坐在教室东，一个坐在教室西，几乎每节
下课他都来找我，或聊天或打闹。我们且
叫他小H。

小H长得高，但很瘦，从脸型到身体
都瘦的那种。并非我的偏见，但他绝不能
归入好看的那一类，甚至挨不上一点边。

小H下课来找我玩，就挤在李弘的
位置上，三个男生叽里呱啦聊些与学习
不相干的东西。有时坐在我前面的那个
女孩子——思思，也会凑上来说几句。三
个男生免不了小打小闹——也都是开玩
笑性质的，你打我几拳，我还你几拳。女
生知道我们是开玩笑，在一旁嬉笑助威，
无不给教室增添几分热闹。

但小 H 的玩笑，愈加没了度，到后
来一拳下来捶得我疼好一会。旁边的女
孩子依旧嬉笑，她们看不出来，我也不好
意思说出来。但对小 H 的反感却愈深，
碍于面子依旧是不说。

一次下课从外面回来，看到他坐在
我座位上和思思正谈论着什么。走过去，
才发现他是在等我，并且又打算与我“恶
战”。我真是无语，只迎上去，他怎么捶
我，我也不还手。上课了，他也就回去了。

上课时，脑子里莫名闪过刚才看到
的他和思思攀谈的画面，下意识地向小
H的方向看过去。他竟然也在往这边看，
看的正是她。哦，我明白了，原来是醉翁
之意不在酒。之后，他又来了几次，我都

采取这种“非攻”的策略。而思思看到我
这样，也仿佛明白了我的气愤。一次小H
离开后，她眨着眼问我：“你不疼吗？”我
白她一眼，你来试试。然后我又说，我不
跟他闹了，我想他自觉没趣应该不会来
闹了。然而他比我想象的顽强得多，一直
到我无法忍受了，我才明白应该从根源
上解决问题。

一次下课，教室里没有什么人，我叫
住思思。

“你和小H很熟吗？”我问。
“怎么了？”她看着我，“之前当了一

会同桌。”
“对了对了。”我心想着，我的结论一

定是对的。
我压低声音，尽管周围也没有什么

人。“你知不知道小H在偷看你？”
“啊？”她轻叹一声。
“哎呀，你不懂吗？他平时来这边，是

为了你！”我又说。
她不说话，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那

我以后躲着点。”
从那以后，他一来，她就走。果然没

几天就药到病除，他也不再来了。
一般的暗恋，当事人的面子都很薄，

一方躲一躲，另一方也不敢再靠近了。这
样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就如小H。还有
一些不一般的，却有着不撞南墙决不罢
休的劲，就如李弘。

有一天，李弘突然就没来上课了。下
课之后，班主任把班长赵玥、他的组长思
思，还有他的同桌，也就是我喊到办公室。

“李弘有情绪，有道槛越不过来。你们
几个去他家劝劝，不要让他耽误了学习。”

李弘心里敏感我是知道的，但他现
在的状况我是一头雾水。

走出办公室，那两个女孩就你一句
我一句吐槽起来。我问，发生什么了。赵
玥告诉我，昨晚晚自习下课，她、思思、小
T一起回家，走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
突然路边一个黑影窜出来和她们打招
呼，她们三个被吓了一跳，一时也没认出
是谁也就没有回应。李弘就生气了，快步
走掉了，说她们孤立他。

啊，我吃惊了，这才多大点事，敏感
也不至此。

“嗨，有时你以为你看到了全部，其实
只是冰山一角。”思思说了一句打趣的话。

“他和小T……”她压低声音。啊，我
下巴都要掉地上去了。他和我同桌这么
久，我是一点也不知道。这小子！

“哎，别误会了，小T不喜欢他。”赵玥
忙解释。我问她们是怎么知道的。她们几
个女生每天凑在一起，一问就出来了——
李弘有几次偷偷往小T桌上放糖果。

“你是双眼不见窗外事。”思思打趣
我。说着，我们几个已经走到了李弘家楼
下。李弘父母在学校租了一套家属房。

李弘一个人反锁在房间里。我们三个
轮流在房门口劝他，最后连门都没有轰
开，又灰溜溜地回去了。从人际关系到学
习，当着他的面我们也不好意思点破他。

班主任向我们询问情况。我说：“关
键的药方没到。”班主任不解地看着我。
那两个女孩都在憋笑。

放学之后，我们三个好说歹说拉上
小T，我们四个又去了一次。这次李弘打
开了房门，第二天果然来上课了。

我想，我要是戴个墨镜，穿件长
衫，背个锦旗到街上去行医，绝对是药
到病除。

􀳅小小说

寤 寐 思 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唐成


